
第十八回　地狱之门　全人大宴

水燕儿低声说道：“俞兄，船很快就可以靠岸了，你打算怎么办？”
俞秀凡答非所问地道：“燕儿，我如是走了，你一定会受到很严重的惩
罚，是么？”
水燕儿道：“很可能。不过，我不会阻止你离开的。”
俞秀凡道：“唉！燕儿，我答应你去见你的义父，所以，我不离开。不
过，我那两个随来仆人，希望他们能够离去，只不知会不会影响到你？”
水燕儿道：“我们的用心，只是对你，其他的人，无关重要。”
俞秀凡道：“好！咱们这就样一言为定，什么时候能让他们走？”
水燕儿道：“他们应该早一点换舟离开，登上了陆地之后再走，只怕会
有些麻烦。不过，不要紧，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平安离去。”
俞秀凡道：“燕儿，我该谢谢你！”
水燕儿道：“你知道么，咱们这一次晤面帆舟之后，使我有了很多的改
变。”
俞秀凡道：“能不能告诉我，你改变了些什么？”
水燕儿道：“变的很脆弱，变得更像女人，我变的怕事，变的为你担心。
过去，我不是这个样子。”
俞秀凡笑一笑，道：“燕儿，坚强些，别害怕，也别替我担心，我相信
能够照顾自己。
事实上，要来的总归要来，躲过今天，也无法逃过明日。”
水燕儿黔然接道：“俞兄，为我保重，别人不会像我。”
俞秀凡道：“我明白。”
水燕儿道：“俞兄，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俞秀凡道：“什么事，只管请说。”
水燕儿道：“答应我，要好好的活下去，不能死。”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点点头道：“好！燕儿，我答应你。不过，我只能
尽量求生，好好的活出来。”
水燕儿道：“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
俞秀凡道：“你说吧！”
水燕儿道：“你如若死了，有一个人也活不下去。”霍然转过身子，行
入舱中。
她没有说出什么人，会陪他而死，事实上，也用不着说出来。
情意是那么真实，语气是那么含蓄，但决心却又那么坚定。
俞秀凡呆了一呆，望着水燕儿离去的背影，暗自出神。其实，夜色、
浓雾，目力难及数尺，水燕儿早已经走人了舱中。但俞秀凡仍然望着那舱门
处呆呆出神，似于是那水燕儿一直停在眼前不远的地方，忽然间，火光一闪，
船舱中亮起了盏明灯。灯光有些金黄，在浓雾中，光亮十分清明。
俞秀凡缓缓吁一口气，缓步行人舱中。只见水燕儿端坐在虎皮金文椅
上，两个女婢各抱长剑，站在身后，两旁十二个穿金黄色衣服的大汉，每人
子中抱着一把鬼头刀。
水燕儿脸上仍然戴着面纱，在灯光下微微颤动。她好像心中有着无比



的忿怒，俞秀凡心中一动，暗暗提高了警觉。
突然，一声悠长的钟声，传了过来，行走本已很慢的巨舟，突然间停
了下来，但闻水燕儿的声音，传了过来，道：“俞秀凡，你准备和我们一起
下船么？”
俞秀凡笑一笑，道：“是的。”
水燕儿道：“我们很欢迎你，不过，我们希望你能遵守三件约定。”
俞秀凡道：“说说看吧！如是在下能答应，那就答应了；如是不能答应，
在下也直言奉告。”
水燕儿虽然尽量把声音放得很平静，但俞秀凡听得出来，她声音中带
着轻微的回动。长长吁一口气，水燕儿缓缓说道：“下船后，就进入了我们
的禁区，那地方充满凶险的埋伏，所以你必须听从我们的吩咐，不可擅自行
动。”
俞秀凡道：“入境随俗，这约定合理，在下可以答应。”
水燕儿道：“第二件事，登岸后，你无论遇见了什么样奇怪的事情，都
不要生出好奇之心，要视若无睹，不可随便多问。”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如是在下不遵守这个规定，那将如何呢？”
水燕儿道：“为了兔去咱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不幸，奉劝俞少侠。
最好能留在这艘帆船上。”
俞秀凡道：“第三个约定呢？”
水燕儿道：“在离开这艘大船时，你要留下你的长剑。”
俞秀凡双目盯在水燕儿脸上，但他见到的只是那一张蒙面的白纱，无
法从那里得到任何暗示，也无法瞧到水燕儿任何神情。
扬了扬剑眉，俞秀凡缀缓说道：“在下好像已经失去了贵宾的身份。”
水燕儿道：“现在，你已面临着选择，愿为阶下之囚，或是愿作我们座
上贵宾。”
俞秀凡嗯了一声，道：“作贵宾必须遵守那三个约定了！”
水燕儿道：“不错，那是必须遵守的约定。”
俞秀凡道：“加是在下选择了阶下囚呢？”
水燕儿道：“那是一种很悲惨的际遇。”
俞秀凡道：“至少，用不着遵守那三件约定了，是吗？”
水燕儿道：“这地方，水中有着重重的机关布置，刀轮，铁网，就算是
那第一流水中工夫的人，也无法在水中行动，何况你根夺不懂水中工夫？”
俞秀凡道：“姑娘的意思，是要在下答应了？”
水燕儿道：“你无法生离此地，就算你能全部把我们杀死，也无法离开
此地；至多，我们凿沉这条船，你和你的两位从人，都将葬身江中。”
俞秀凡叹口气道：“贵组合的手段，不但恶毒，而且卑下！”他无法了
解水燕儿的用心，也无法知道水燕儿的话是真是假，这几句话倒是骂的十分
尖刻。
水燕儿冷冷一笑，道：“兵不厌诈，就算我们用了些手段，那也不算什
么卑下。”
俞秀凡陡觉一股怒火，直冲上来，右手握住了剑柄。耳际间，突然响
起了水燕儿的传音之声，道：“俞兄，为我珍重！”
俞秀凡无法分辨真假，心中暗自盘算道：“就算我伤了他们所有的人，
王翔、王尚势必要陪我葬身子此了。”心中念转，放弃了拔剑反抗的念头，



道：“要在下答应三个约定可以；不过，在下也有一个条件！”
水燕儿道：“你说吧！”
俞秀凡道：“在下愿意答允三个约定；不过，我那两个从人，要安全离
此。”
水燕儿道：“可以，够格作本组织贵宾的，只要你俞秀凡一个人。”
俞秀凡神情肃穆的说道：“在下要确知他们安全离此，才能交出兵刃。”
水燕儿道：“我答应你了，自然要为你办到。”
俞秀凡道：“好，让我看到他们离开。”
水燕儿道：“带王翔、王尚进来！”
片刻后，王翔、王尚并肩而入。两人手中提着长刀，随时准备出手。
水燕儿高声说道：“俞公子已志愿留此作客，两位作何打算？”
王尚道：“咱们公子一言。”
俞秀凡道：“你们去吧！我承燕姑娘看得起，留此作客数日。”
王尚道：“我们在何处等候公子？”
俞秀凡道：“回家去吧！”
王尚怔一怔，道：“回家？”
俞秀凡道：“不错。我离此地后，自然会找你们。”缓步向王尚行去，
一面施展传音之术道：“离开了十里之后，就想法子易容，潜迹遁形，到璇
玑宫去。”说完话，人也行到王尚身前，提高了声音道：

“你们回家等我，如是我半年之后，还不回去，你们就不用等了。”
王尚一欠身道：“公子保重。”
水燕儿沉吟了一阵，道：“好吧！咱们一起下船。”转身向外行去。
俞秀凡紧随在水燕儿的身后，两个女婢紧追在俞秀凡的身后。
船身不知停在了什么地方，眼前是一片黑暗，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俞
秀凡运聚了口力，向前望去，也不过能看出两三尺的距离。
突然间，冷风拂面，星光闪烁，景物隐隐可见。俞秀凡回头看去，只
见王翔、王尚鱼贯行出了一个黝黑的侗口。
水燕儿停下了脚步，道：“送客马。”
俞秀凡暗暗一皱眉头，忖道：“送客马，不知是怎么回事。”
一个青衣女婢，转身而去。片刻之后，带着一个半百老者，牵着老马，
行了过来。虽然是夜色幽暗，但几人刚从更暗的地方，行了出来，只见那两
匹马，瘦骨鳞峋，但却鞍镣俱全。
水燕儿道：“老马识途，这两匹马都已有近二十年的岁数，它们很老，
但它们近十年来，一直出入这一片险恶之区，除了这两匹马之外，没有人能
逃过这一片险恶之区。”目光转到俞秀凡的肚上，接道：“要他们马上走吧！”
俞秀凡道：“这是什么地方？”
水燕儿道：“这地方叫作死亡带，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域，里面有很多种
的致命布置，任何一种布置，都可以取人性命，这地方共有一百七十四种布
置。”
俞秀凡道：“我如何能知道，他们安全离开此地。”
水燕儿道：“这两匹马回来时，可以带回他们安全离此的信号。”
俞秀凡道：“好！王尚，你们安全离去之后，留一个记号回来。”
王尚点点头，道：“我们会在马鞍上自下安全与否的记号。”翻身跃上
马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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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燕儿冷冷说道：“马出险区后，会自动停了下来，仰天长嘶，你们就
可以下马离去了。”
王尚道：“多谢指点。”
水燕儿道：“还有一件事，你们应该知道。”
王尚道：“什么事？”
水燕儿道：“马鞍前面，挂着一副黑色的眼罩，两位应该把眼睛蒙起
来。”
王尚怔了一怔，道：“为什么？”
水燕儿道：“因为你们要经过几处很险的地方，如若一个人不把眼睛蒙
起来，见到的恐怖，必将会影响到胯下坐马，如是老马受了影响，行错一步，
可能会要了两位的命。”
王尚道：“不知道有些什么恐怖的事？”
水燕儿道，“我只能告诉你，你见到的恐怖，足以恒任何人心生惊悸。”
王尚道：“在下倒希望能见识一下。”
水燕儿冷笑二声，道：“不要太逞强了，那恐怖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承
受。”
王尚道：“难道世上真有吓死人的事么？”
水燕儿道：“希望你能相信，这是赌命的事。”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两
位生死和我无关，但如是两位死了，这位俞少侠，很可能改变他自己的决定。”
王尚缓缓取下马鞍前挂的眼罩，戴在头上。
俞秀凡冷冷说道：“你们记着燕姑娘的话，戴好罩布，我在此地，等候
你们平安的消息。”
王翔、王尚一点头，提经纵马而去。俞秀凡右手握住剑柄，肃然而立。
足足等候了一顿饭工夫之久，两匹瘦马去而复返。俞秀凡疾上两步，
双目在两匹马鞍上瞧了一阵，突然举手，在第二匹马鞍上，拍了一掌。
水燕儿冷笑一声，道：“用不着毁去他们留下的暗记，我答应放他们，
就不会派人追踪。”
俞秀凡回顾了水燕儿一眼，道：“在下是不是应该交出兵刃了。”
水燕儿道：“不错。你交出兵刃之后，我才带你入城。”
俞秀凡道：“什么城？”
水燕儿道：“造化城。”
俞秀凡没有再问，却缓缓把长剑递向水燕儿。水燕儿接过长剑，顺手
交给了女婢。
俞秀凡道：“燕姑娘，告诉他们，好好守护着我的那把剑，在下能够生
高此地时，我还要带走。”
水燕儿道：“一把平常的宝剑，也值得如此重视么？本组虽非富有，但
还赔得起一柄宝剑。”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姑娘错了。一把剑的名贵，并非在它的本身，
而在它能否受武林同道的尊重，武林人身上的佩剑大部沾染过血腥，那血腥
有罪恶，也有正义。”
水燕儿接道：“血腥就是血腥，还有什么罪恶正义之分？”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杀的是万恶不赦之人，那就是正义剑；杀的
是无辜善良，那就是罪恶剑，这一点姑娘大概是不会否认了。”
水燕儿道：“咱们不用辩论这些了，我们会好好的保管你这把剑。”



俞秀凡一挥手，道：“那就劳请姑娘带路了。”
水燕儿道：“俞少侠已交出兵刃，显然对咱们这个组合有着相当的尊
重，诸位可以夫了。”
追随水燕儿的人，大都散去，只有两个女婢，还守候在两恻。
举起素手，轻轻一挥，水燕儿缓缓说道：“俞少侠，记着我们的约定
么？”
俞秀凡道：“记得。”
水燕儿道：“能不能说一遍给我听听？”
俞秀凡一皱眉，道：“可是听从姑娘之命行动，不要多管那些无谓的闲
事。”
水燕儿道：“就是这样了，咱们走吧！”
这一番，俞秀凡倒是很仔细的追随在水燕儿的身后。
明明一条平坦的路，但行约数十丈之后，突然向地下斜夫。迎面似是
一座山壁，两旁也都是连绵的峰崖。那条路，虽然是向下斜去，但斜度不大，
走起来感觉不到。
幽暗的夜色，使人无法看到一丈外的景物，水燕儿停了下来，俞秀凡
几乎收不住脚步，撞在了水燕儿的身上。
俞秀凡凝日望去，只见一道黑色的墙壁，拦住了去路。只见水燕儿举
起了右手，突然在黑色的墙壁上，击了三掌，那黑色的墙壁，突然间裂开了
一座门户。
水燕儿回顾了两个女婢一眼，道：“你们留在这里。”举步行了进去，
一面接道：“俞兄，请进来吧！”
俞秀凡紧随在水燕儿的身后，进入了门户。
突然间石门合起，一道强烈的灯光，直射过来，照的两个人的双目难
睁。片刻之后，那灯光突然消失，只见石道两侧；点起了很多灯人之照的整
个石道一片明亮。
水燕儿冷冷说道：“俞少侠，现在开始，你要小心了，咱们已进入了危
险之区。”
俞秀凡道：“多承照应。”
水燕儿道：“过了这一段明灯区，就转入了另一个区域之中。
那地方，可能有很多使人看了难过的事，但希望你不要多管。”
俞秀凡道：“看一看行不行呢？”
水燕儿道：“不要停下来看，更不要多问一句话。”
俞秀凡道：“燕姑娘，可否告诉在下那一处是什么样的地方？”
水燕儿道：“你的眼睛，到时间就可以看到，既未看到，现在用不着告
诉你。”
俞秀凡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低声道：“燕姑娘，这地方是不是有人
在监视咱们？”
水燕儿道：“你的活大多了。”
俞秀凡只觉一股怒火，直冲上来，冷笑一声，道：“燕姑娘，在下有一
种受骗的感觉。”
水燕儿道：“人总要经历过很多痛苦，所以，一个江湖人成名之前，必
须要有着很多痛苦的经验。”
俞秀凡道：“燕姑娘，在下一向自认为是一个很小心的人，但我想不到，



竟然被你燕姑娘轻易的骗了。”
水燕儿道：“俞少侠，眼前你只有面对现实。回顾过去的人，永远会在
痛苦中折磨自己。”
一种被轻仍羞辱的怒火，在俞秀凡的胸峰中熊熊燃烧着。胸藏万卷书，
使着俞秀凡有着不同于一般江湖人的莽撞，在极度的忿怒中，他仍然能控制
着自己，默诵着大学之道，逐渐平消去胸中燃烧的怒火。
不知走了多少时间，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眼前又恢复了黑暗已然是灯
火尽处。
水燕儿未回顾，口中却冷冷说道：“俞秀凡，你可在跟着我么？”
俞秀凡长吁二口气，道：“不错，在下一直走在姑们的身后，举手之间，
就可以够到姑娘的要害。”
水燕儿道：“那你为什么还不出手暗算我？”
俞秀凡道：“俞某人没有你燕姑娘那份卑劣的手段。”
水燕儿一直未回过头，举步直向黑暗中行去，口中却冷冷说道：“俞秀
凡，你口舌中羞辱我一番，是不是觉着很快乐？”
俞秀凡道：“谈不上什么快乐。不过，在下觉得既是事实，说说有何不
可。”
这时，两人已然完全行在黑暗之中，俞秀凡地形不熟，更不知走在何
处。抬头看去，不见星月，似是又走在一条地道之中。他很想问问水燕儿，
这是什么地方，但话到口边，又强自咽了下去，转过一道湾，景物突然一变，
磷磷绿火映照着三个大字，写的是“地狱门”。
俞秀凡冷哼一声，道：“这就是造化城么？”
水燕儿道：“上面写的明明白白，难道你连‘地狱门’也不认识？”
俞秀凡冷冷道：“难道你要带我进地狱去？里面有什么值得看的？”
水燕儿道：“咱们三条约定，你大概还记得，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别管
闲事。你可以看，但不能停下来看，你能够记得好多，看得好多，那要靠你
的才慧了。”
俞秀凡有些茫然的说道：“幽磷蓝焰，布置如鬼域一般，这又代表些什
么？”
水燕儿道：“我已经说的太多了，进入了地狱，我就不再答复你任何问
题，记着我的话，别多管闭事，别胡说八道。”话落口，人已踏入了地狱门
中。
俞秀凡心中暗道：“就算这里是真的人间鬼域，你水燕儿既然敢去，我
俞秀凡难道还怕了不成，”大迈一步，跟进了地狱门。
一阵冷风迎面吹来，抬头看，仍然不见垦光。风从那里来，想一想顿
觉背脊上升起了一股凉意。流目四顾，只见四周闪动着绿色的磷火，除了一
阵阵吹上身来的寒风之外，静的听不到一点声息。
水燕儿一直保持着适当的速度，走的是不快不但。俞秀凡这一阵思索
张望，不觉问慢下来，落后了七八尺远。但仍可隐约的看到水燕儿的背影。
突然间，一声尖厉的怪叫声，一下子划破了荒凄的寂静。俞秀凡不自
觉的停下了脚步。
就是这一阵工夫，身后两丈外，已燃起了七八盏蓝色的灯光。
虽然有六人盏灯，但并不明亮，对俞秀凡这样的人物，已经很够了。
蓝焰的照射下，只见两个分穿着黑，白衣服的人，各执一柄长剑，相



对两立。忽然间，两人同时举起了长剑，刺向对方的前胸。
那是很侠的剑招，其攻势的凌厉，直可穿心致命。两个人以同样的快
速的剑招，把长剑刺人了对方的胸中。鲜血随着激射而出。两个人同时倒了
下去。像一道流光，突然出现，又那样快速的消失。
人倒了下去，八盏蓝色的灯火，也突然飘风而起，四下流散。
突然间，俞秀凡想起了那水燕儿的约定，不能管闲事，不能停下来看。
但像这等突然发生的事情，怎能会一下子按耐住好奇之心呢？
抬头看去，哪里还有水燕儿的影子。忽的脑际间灵光一闪，俞秀凡想
到了这是一个圈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了。
他满腹诗书，才慧过人，非一般的江湖人士可比，想透了这是故意安
排下的陷阶，心中反而平静下来，也激起了豪壮奋发之心，暗自运气，调息
了一下，举步向前行去。
缓步行约五、六丈远，眼前忽然亮起了一盏红灯。那红灯亮的很突然，
似乎是忽然由地下长出来一样。任何人都要为这突然出现的红灯，大力震骇
一下，但俞秀凡却十分镇静，缓缓转眼望去。
那是由地下坚起来的一根木竿，红灯就挑在木竿之上。
“俞秀凡缓步行了过去，仔细看了一阵，发觉那木竿早已埋在了地上，
而且十分坚牢，那说明了这根木竿早已在此处，自然不可能突然由地下冒了
出来。毛病出在那盏红灯上。但俞秀凡相信不论何等快速身法的人，决无法
在点燃起红灯之后，能轻易逃过自己的目光。
他文才过人，才慧之高，决非一般的江湖人物能够比拟。略一思忖，
已想出那毛病全在灯上的设计了，如若用一种易燃之物，用一节烧香，在接
那易燃物上，烧香的火势燃到，自然起火，很轻易烧起了那挑起的红灯，隐
起一根香头的火光，该不是一件太难的事。
想通了个中的道理，俞秀凡忍不住微微一笑转身向前行去。
了然了这地方都是人化费心思设计的机关埋伏，就算是满眼恐怖的鬼
火形像，俞秀凡也不放在心上了。
行约数十步，突然听到一声冷冰的声音，由身后传了过来，道：
“站住。”
俞秀凡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那红灯之下，站着一个长发披垂，
面色雪白的怪人。
这等形情之下，任何一个人，见到这样一副形貌，都不会认为他是个
人。这等形式如鬼域的地方，骤然间出现这么一个人样，任是他俞秀凡心中
胆大，但也不觉由背脊上升起一股寒意。镇静了一下心神，俞秀凡缓缓说道：
“阁下是人还是鬼？”
那白面人冷笑一声，道：“你认为我是人是鬼？”
俞秀凡心神已完全镇静下来，淡淡一笑，道：“阁下是人、但扮成了鬼
样子。”
白面人道：“不用研究我是人是鬼，你这胆气，很叫在下佩服。”
俞秀凡道：“夸奖，夸奖。”
白面人道：“阁下既有这份胆气，但不知敢不敢入屋坐坐？”忽然移开
了身子。
俞秀凡凝目望去，只见那白面人的身后，果然有一个黑色的房子。这
一下倒使俞秀凡大吃了一惊，暗忖道：“一个人突然出现在身后，那也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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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幢房子，突然出现在红灯之下，那决非一般的障眼小术所能办到，难
道这就是造化城。”
但闻白面人道：“你不敢进去，是么？”
俞秀凡手中没有宝剑，人也变的持重了很多，略一沉吟，道：
“那座房子中，都有些什么人？”
白面人道：“阁下怕不怕我？”
俞秀凡笑一笑，道：“在下的感觉中，人比鬼更为可怕。”
白面人道：“阁下既有着不怕鬼的豪气，何不进来坐坐？”
俞秀凡道：“好！你是否要陪我进去？”
白面人道：“自然要陪你进去。”
俞秀凡道：“那就有劳了。”缓步行了过去。
白面人一转身，行入室中。俞秀凡行至屋前，仔细打量了那黑色房屋
一眼，只见那黑色房屋，上下不见一点杂色，不知是何物作成。
只听那白面人，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道：“阁下请进！”
黑色的屋子，室内又未点灯火，看上去更为黑暗。刚刚跨入室中，那
黑屋的两扇门，突然关起来了。
室外透入的一点灯火，也因室门的突然关闭，完全隔绝。
夜暗、黑屋，密不透光，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俞秀凡凝目力望去，只
见一片黑暗，哪里还能瞧到那白面人？
忽然间，感觉停身的黑屋，开始旋动，向下沉落，但却听不到一点声
息。
俞秀凡暗暗咬一口气，忖道：果然制作的十分灵巧，屋舍移动，竟然
不闻声息。暗暗吸一口气，内人丹田，全神戒备。
只听那冷冷的声音道：“阁下感觉到怎样？”听声音，就在身前不远的
数尺之处。
俞秀凡暗暗吁了一口气，道：“这座黑屋，带区区到什么地方？”
那冷冷的声音应道：“不论到什么地方，你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
过约一刻工夫，黑屋突然停了下来。黑屋两扇门突然大开，一阵白色
的灯光透了进来。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停了一阵，骤然间看到了灯人，有着一种
特别明亮的感觉。
只见人影一闪，那白面人，快步向黑屋外面行去。俞秀凡右手一伸，
一把扣住了白面人的右腕脉门。
他的擒拿手法，乃金笔大侠艾九灵综合天下擒拿手法的精瘁，向无虚
发。
白面人怔一怔，道：“你干什么？”
俞秀凡一步跨出黑屋，淡然说道：“你知道我是谁么？”
白面人道：“不管你是谁，到这里都是一样。”
俞秀凡道：“不一样。在下是贵组合的贵宾，你竟敢对我如此无礼。”
白面人哈哈一笑，道：“贵宾！贵宾怎会到这地方来？”
俞秀凡剑眉耸动，冷冷说道：“你穿着一身鬼衣服，大约不会是想真的
作个鬼吧？”
白面人道：“你想杀我？”
俞秀凡道：“你可是认为我不敢杀你？”



只听一个娇甜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道：“放开他，他只是一个传话
的鬼卒。”
俞秀凡目光转动，才发觉自己正停在一座小厅之中，敢情那举步一跨，
人已进入了此厅。厅中的布设，简单的很，一张木桌，两张木椅，木桌上放
了一枝熊熊燃烧的白色蜡烛，和一个白色的茶壶，一个瓷碗。
俞秀凡点点头，道：“果然是构造的十分精妙，不过，这房中的布置太
差了。”
那女子也穿了一身白衣，一张脸也白的像雪一般，白的恐怖，白的不
见一点血色。但他两条眉毛，却是又黑又浓，一对眼睛，生的十分灵活，总
之这女人除了肤色的可怖之外．每一处都生的十分秀美。
只听那白衣女人冷冷说道：“这地方哪里不好？”
俞秀凡道：“布置的太简单，而且色彩也不调和。”
白衣女人道：“这地方根本就没有第二种颜色。”
俞秀凡笑一笑，道：“不错，所以看起来有些凄凉。”
白衣女道：“这倒不要阁下费心，咱们住在此地，时日也久，觉着并无
不便。”
俞秀凡内力涌出，一下子把那白面人震退了五六步远，缓缓说道：“姑
娘，你是不是此地的首脑人物？”
白衣女道：“那要看你问的范围了，如是单指那小小的房舍而言，我就
是这里的主人。”
那白面人被俞秀凡内力震退之后，突然转身而去。
俞秀凡随着那白面人的背影向外望去，只见门外一片黑暗，瞧不出一
点景物。暗自提聚了一口真气，目光转注到白衣女子的身上，道：“你们准
备如何应付在下，现在是否已经决定了。”
白衣女冷然一笑，道：“别把我身份看的太高，我比那传话的鬼卒的身
份，高不了很多，我能够管辖的，只是这一间小屋。”
俞秀凡道：“姑娘既然连一点力量也没有，想必是完全无法作主了。”
白衣女子道：“我只是不能答复你的问题，我奉到的令谕是留你在此。”
俞秀凡哦了一声，道：“姑娘是否自觉有这份能力么？”
白衣女子道：“我没有。但这房子中的机关布置，却有把你困于此地的
功能。”
俞秀凡心头大大的震动了一下，道：“困住以后呢？”
白衣女子道：“以后，等待第二道令谕传来再说。”
俞秀凡镇静了一下心神，道：“只怕姑娘对在下还不太了解。”
白衣女子道：“我不要了解你什么，我只是奉命行事。”
俞秀凡道：“我是造化城主和燕姑娘的贵宾。”
白衣女接道：“你如不是贵宾，怎能到此，早把你打入血池、刀山中了。”
俞秀凡哦了一声，道：“这地狱门还有刀山、血池？”
白衣女子道：“十八层地汰中，该有些什么，这地方应有尽有。”
俞秀凡淡笑道：“想不到，世间真的会有人间地狱。”
俞秀凡已经完全镇静下来，索性坐了下去，笑一笑道：“这是一座人造
地狱，自然所有的鬼卒都是活人改扮的了。”
白衣女子道：“我们是人，但也不过是比死人多一口气，没有太多的分
别。”



俞秀凡道：“姑娘何以这样的自暴自弃，在下的看法，你们躲在筑造精
妙的地狱中，虽然像鬼，但如一旦离开此地，和常人有何不同？”
白衣女子格格一笑，道：“你看我和常人有些什么不同？”
俞秀凡道：“你脸上涂的白粉太厚了，厚的不见血色，不像一个普通
人。”
白衣女子道：“你看我脸上是涂的粉么？”
俞秀凡道：“不是粉，是什么？”
白衣女子脸上的肌肉僵硬，看不出什么变化，但双目中，却现出泪光。
叹口气，道：“地狱门中人，没有什么伪装，你看到的我的脸，是我真正的
面目。”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一个人怎么是这样一张脸？”
白衣女子道：“活人的脸，有肉有血，鬼的脸，没有血肉，我们是介于
人和鬼之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能够跑到人间去么？不论我们如何委屈求
全，别人也不会把我当人看待了。”
俞秀凡道：“你的脸是⋯⋯”
白衣女子道：“我的脸是经过了特殊的改造，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它不
太像一个人的脸，是么？”
俞秀凡点点头，道：“好残酷的手段！”
白衣女子道：“因此，就算有一天大开地狱门，放我们出去，我们也不
能离开这地方。”
俞秀凡道：“地狱中人都是但你这个样子么？”
白衣女子道：“不都是如此，但是大部分都是如此。”
俞秀凡道：“那是说，地狱之中，也不是很公平的地方了？”
白衣女子道：“到处都是一样，人间，鬼域，都有不平。”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人间的不平和罪恶已然够多，想不到鬼域中
竟也有这样多不平的事。”
白衣女子没有立刻回答，沉吟了一阵，道：“这些话可能太深奥了，我
不太憧，自然也无法答复。”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他们把我诱入此地，不知用心何在？”
白衣女子道：“要你留在此地。”
俞秀凡道：“就在这样一座小室中么？”
白衣女子道：“这地方是贱妾宿住的地方，自然不是招待贵宾的地方。”
俞秀凡道：“这座白色的小屋，门里是和平，门外是搏杀。”
白衣女子道：“不错，一个是斗智，一个是斗力，贵宾可以选择其一。”
俞秀凡双目凝注在那白衣女子的身上，仔细打量了一阵，发觉这白衣
女子，除了脸色白得特别可怕之外，身材十分娇小玲玫，五官也很端正，肤
色也很细腻，但那一张白的像银板一样的脸，怎么看，也不象一张活人的脸。
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准备如何招待在下？”
白衣女子道：“贵宾已决定留在此地了？”
俞秀凡实未想到会遇上了这样一个环境，敌人的意向，是那么妙不可
测，看来，想见到那造化城主，似乎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
俞秀凡第一次感觉到困惑，也失去主动的能力，一切都要看敌人的来
势，才能随机应变。
但闻白衣女子道：“贵宾有绝对的选择自由。留在这里，还是行出去，



不过，只有一个选择，一旦决定了，就无法再行更改。”
俞秀凡道：“在下决定了，姑娘有些什么手段，可以施展出来了。”
白衣女子突然转过身，推并了一扇门，道：“贵宾走前面呢，还是由贱
妾带路？”
俞秀凡道：“有劳带路。”
白衣女子一侧身行了进去。俞秀凡大跨一步，紧追在那白衣女子的身
后。有了水燕儿的一次经验，俞秀凡不得不更加小心一些。
白衣女子带着俞秀凡行过了一条南道，景物突然一变，只见一座空空
荡荡的大厅，燃着八盏蓝色的灯火。虽然有八盏灯火，但都是蓝色光焰，看
上去并无明亮之感。这座厅不很小，也下太大，中间放着一张木桌。
白衣女子把俞秀凡迎在客位上，缓缓说道：“贵宾可要吃点什么？”
俞秀凡四顾了一眼，道：“这就是你接待我的地方？”
白衣女子道：“这是进食的餐厅。”
俞秀凡道：“只有咱们两个人么？”
白衣女子道：“贱妾如非占了贵宾之光，只怕永无机会在这座大厅中吃
一餐了。”
俞秀凡道：“在下倒有些饿了，但不知这地方和人间的食物，有什么不
同之处。”
白衣女子道：“此间的佳肴美味，别处很难及得，贱妾招呼他们送上来，
请贵宾品尝一下。”
俞秀凡突然微微一笑，道：“姑娘，可是不用再等第二道令谕传下来
么？”
白衣女子道：“不敢欺瞒你贵宾，贱妾已得到了令谕，负责招待贵宾。”
俞秀凡道：“看来，地狱门内这传谕之法，也非常人能够看到了。”
白衣女子道：“我们有二种很特殊的传讯之法，不知内情的人，无法看
到。”
俞秀凡道：“所以，你可以自作主意了。”
白衣女子道：“这全是贵宾所赐，贱妾作梦也没想到这一天。”
俞秀凡道：“既是如此，希望姑娘别在食物之中下毒。”
白衣女子道：“你不妨小心一些，我吃过的食物，你再食用。”突然提
高了声音，道：“奏迎宾乐。”
但闻一种难听刺耳的怪声突然间响了起来。
俞秀凡本精音律之学，但却从未听到过这难听的声音，那是天下最不
调和的乐声了。该是鼓声的时候，却突然响起了两声尖厉的饲板，该是弦声
配合的时候，却突然冒出来凡声大鼓和金钱之声。该是钟鼓交作的时刻，声
音却一下子低了下去，轻管但弦，完全变成一种上气不接下气的怪声音。
这是一种完全叛经离道的乐声，但又并非是全无章法，只是它的高低、
快馒，急鼓多弦，完全出人想象之外。世上若有难听的音、乐，这一阵乐声
实是当之无愧了。
乐声足足响了一刻工夫，才停奏了下来。大厅中又恢复了原来的镇静。
俞秀凡长长吁了口气，道：“地狱和人间，果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下
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音乐。”
白衣女子笑一笑，露出了一口整齐雪白的牙齿，道：“你现在听到的乐
声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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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凡道：“极端不调和，刺耳锥趴要有一点修养的人，才能听得下
去。”
白衣女子“你是自觉很有修养了。”
俞秀凡道：“在下听过了，仍然好好的坐在这里。”
白衣女子点点头，道：“不错。很少有人能够听完这一段乐声而能端坐
不动。”
俞秀凡道：“他们的乐声，也不是随随便便敲打出来的，最好最坏的声
乐，最感人最难听的配合，都是一样的耗费了无比的心血和才慧谱出的。”
白衣女子点点头，道：“阁下这点年纪，知道的可真不少啊！”
俞秀凡道：“姑娘夸奖了。”目光盯注住白衣女子身上，缓缓说道：“姑
娘这一张脸，是怎么造成的？”
白衣女子道：“一种药物。唉！不谈也罢！”
俞秀凡道：“只是药物伤害的，也许能够医好。”
白衣女子道：“只有连皮带肉的挖下这张脸。”
俞秀凡道：“这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
白衣女子道：“所以，还是不谈的好。”
俞秀凡神色肃然的说道：“可惜，他老人家一直不愿出世，以他的医术
之精，医学之博，我相信只要他肯出于医治，一定可以解除这等痛苦。”
白衣女子道：“你是说世间真有这样的人，这样的医术？”
俞秀凡道：“有人能把一张有血有肉的脸，变成僵硬雪白，不像一张人
脸，而你们又能活下去，保持血液流畅，不会溃烂，就应该有人能够医好它。”
白衣女子道：“你说什么人？”
俞秀凡道：“花无果。”
白衣女子道：“花无果⋯⋯”沉吟了良久，长长吁一口气，接道：
“我好像听人说过这个名字。”
俞秀凡道：“他号天下第一神医，当今之世，以医道而言，只怕再无人
高过了他。”
白衣女子忽然一变话题，道：“贵宾，咱们吃饭了。”
俞秀凡道：“不错，姑娘要他们上菜吧。”
白衣女子举手互击三掌，道：“上莱！”
大厅一角处，突然开启了一座门户，一个面色血红的黑衣大汉，手中
托着一个大瓷盘，快步行了过来。瓷盘中放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
俞秀凡呆了一呆，道：“这是什么菜？”
白衣女子道：“全人宴，先从人头上起。”
那人头太像了”俞秀凡双目盯在那人头上良久，竟然瞧不出一点破绽。
俞秀凡暗自忖道：“难道那是一颗真的人头不成？”
只见那白衣女子伸手把一双筷子递了过去，道：“贵客请啊！
你如是想保持着体能活下去，总不能不吃饭啊！”
俞秀凡实在举不起手中的筷子，摇摇头，道：“算了，这顿饭不吃也罢。”
白衣女子道：“为什么？你害怕，不敢吃，是么？”
俞秀凡道：“你敢？”
白衣女子道：“为什么不敢？”
伸出筷子，挟住那人头上的鼻子，微微一拧，鼻子应手而下，放人了
小口之中，吃的津津有味。



俞秀凡只觉腹中一股酸气上升，张口欲呕，咬咬牙强自忍下去，算还
未呕吐出来。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味道如何？”
白衣女子放下手中的筷子，缓缓说道：“味道不错。贵宾既然腹中饥饿，
为何不进些食用之物？”
俞秀凡道：“这么看来，在下确有很多不及姑娘之处了。”
白衣女子道：“贵宾好生客气。”
俞秀凡道：“生食人肉这份本领，不但在下不能下咽，天下敢吃的人，
只怕也没有几个。”
白衣女子笑一笑，道：“贵宾连这一点胆气也没有，如何能够在江湖上
闯荡。”
俞秀凡道：“姑娘进入这地狱门后就敢吃人肉么？”
白衣女子道：“如是你饿的太厉害了，大概什么都可以吃了。”
俞秀凡道：“就算在下生生饿死，也无法食进一口。”
白衣女子道：“何不吃一口试试？”伸出筷子，又在那人头上挟了一只
耳朵下来，放入口中吃了起来。
俞秀凡摇摇头，转过脸去。
白衣女子笑一笑，道：“贵宾，人头过后，就开始了五腑六脏，然后四
肢，你要一口不吃，就要撤下去了。”
俞秀凡道：“谢啦！姑娘，这全人宴，你一个人吃下去吧！”
白衣女子突然伸手抓起了俞秀凡面前的筷子，挟下来一片耳朵道：“贵
宾请吃一口尝尝吧！”
俞秀凡冷笑一声，道：“生吃人肉，除非有一天二地的大仇大恨，你们
为我生生杀了一个活人，这手段的残忍。当真是闻所未闻了。”
白衣女子突然把挟在筷子上一片耳朵，放人俞秀凡的口中。
俞凡秀骤不及防，一片耳朵已被放人口中，正待吐出来，突然觉着有
一种甜香之味，流入咽喉。不禁心中一动，嚼了两口，品尝一下，顿觉一片
香脆美味。轻轻吁一口气，道：“这不是人肉？”
白衣女子笑一笑道：“很多事，不能他太早的下结论，需知一个人的见
识终是有限的很，跑上一辈子江湖，也无法识得万事万物。”
俞秀凡顿觉着脸上一热，说不出一句话来。
白衣女子道：“吃一只眼睛吧！这颗人头，每一处的地方，都有不相同
的味道。”
俞秀凡道：“姑娘来这里有多少时间了？”
白衣女子道：“记不得了，这里面不见太阳，十个时辰，一般模样，很
难叫人记得时光。”
俞秀凡道：“姑娘就没有一个大约的数什么？”
白衣女子道“真的是记不得了。一定要说一个时间，总该有四五年了
吧！”
俞秀凡道：“四五年了，那该是一段不短的日子！”
白衣女子道：“在这里，时间对我们并不重要，甚至连生命都很淡漠。”
俞秀凡道：“但你却没有面对真理的勇气。”
白衣女子摇摇头，道：“不谈这个，我的职司就是要善尽招待之谊，贵
宾希望什么，只管吩咐。”
俞秀凡笑一笑，突然举起筷子，夹起另一只眼睛，大吃起来。



那白衣女子说的不错，眼睛有眼睛的味道，吃起来有一种蜜桃、脆梨
的感觉。除了难看之外，这实在是一种极为可口的美味。
一闭双目，俞秀凡又在那人头上挖下来一块，放入口中这一次是颊上
之肉，人口又是一种味道，松软、清香，似是吃了一口最好的千层糕。
白衣女子招呼川流不息的送上佳肴，果然是一个人全身所有的吱体，
腑脏形状。虽然是每一道佳肴都有独特的口味，但它的形状，却给人一种无
法入口的威胁。
上完了最后一道手足羹汤，白衣女子才起身说道：“贵宾想看些什
么？”
俞秀凡道：“有些什么可看呢？”
白衣女子道：“声色之娱，应有尽有，你有什么吩咐，只管请说。”
俞秀凡道：“客随主便，姑娘觉得能给在下看些什么，在下就看些什
么。”
白衣女子道：“要不要看看地狱中的歌舞？”
俞秀凡道：“那些歌男舞女，是人是鬼呢？”
白衣女子道：“像我一样的人，不过，他们有一张鬼脸。”
俞秀凡道：“也像你一样白。”
白衣女子道：“那就难说了。他们有红脸，也有白脸，也有全黑的脸，
鬼域中形形色色，此地无不具备。”
俞秀凡道：“如是这样，不看也罢！”
白衣女子道：“好吧！贵宾既无欣赏歌舞的雅兴，咱们就随便走走吧！”
站起身子，向前行去。
白衣女子带着俞秀凡，芽过了几处殿院，突然闻到一股浓重奇异香气。
行过不少地方，但在俞秀凡的感觉中，并无不同。因为到处是一片黑暗，就
算是有几盏灯光，也是幽幽磷火，照不过三尺方圆。但那浓重的异香，却给
人一种刺激、诱惑的感受。
俞秀凡吸了两口气，道：“姑娘，这是什么味道？”
白衣女子道：“福寿膏的烟气，不知公子是否听人说过？”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福寿膏？”
白衣女子道：“是的。一种清心提神的药物，可以使一个人忽然间精神
大振。”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鸦片产自苗疆边区，花鱼艳丽，本名罂栗，
结果取液，熬制成膏，气味芬芳，有提神之效。但其质绝毒。”
常嗜常瘤，一旦成痛，戒绝不易，终身受其毒害。”
白衣女子呆了一呆，叹道：“贵宾渊博的很，此物初入中原，知晓的人
不多。”
俞秀凡道：“这也算不了什么，书上早有记述。”
白衣女子道：“前面就是福寿院，贵宾是否愿意去见识一下呢？”
俞秀凡道：“看看吧！在下虽知其名，但却没有见过。”
白衣女子很温婉，笑一笑，道：“贱妾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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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秀凡紧随白衣女子身后，行入了一座大院中。
这地方本己不见日光，所有的房舍、墙壁又全都是黑的。所以，非到
近前，简直无法辨认。
白衣女子行在一座黑色大门前面，轻轻的敲了三响，木门呀然大开。
在这里，俞秀凡见到了一个全身黑衣的大汉，在一盏蓝色光焰的灯光
下，面目清晰可见。有些意外的感觉，俞秀凡缓缓说道：“姑娘，地狱门内，
竟然也有不是鬼脸的人。”
白衣女子道：“他们也是鬼，只不过名称不同罢了。”
俞秀凡道：“他们是什么鬼？”
白衣女子道：“烟鬼！在福寿膏的诱惑下，他们虽然没有鬼脸，但却有
了一个鬼心。什么事，他们都作得出来，我们只是地狱门的鬼卒，他们才是
真正地狱门中办事的人。”
俞秀凡道：“他们都办些什么事？”
白衣女子道：“什么事都可以办，能进入福寿院中的人，也不是平常的
人物。”
俞秀凡道：“他们也是贵组合中花费心血训练出来的人了。”
臼衣女子道：“不是。他们都是武林中一方的豪雄人物，有德高望重的
大英雄，有纵横江湖的剑手名家，也有心狠手辣的大盗，一时间，贱妾也说
它不完。阁下，何不进去自己瞧瞧？”
俞秀凡点点头，举步向前行去。
这是一座高大围墙环绕的院落，十分辽阔，黑暗中，分别挑起了十盏
昏黄的灯火。灯光虽然昏黄，但比起那蓝色光焰的鬼火，多少带一点人的气
息。
十盏灯，分距的很遥远，俞秀凡凝聚目力望去，只见那每一盏高挑的
昏黄灯光下，都有着一片房屋。那十盏昏黄的灯光，代表着十个不同的院落。
行到了第一盏昏黄的灯光下，白衣女停下了脚步。俞秀凡抬头看去，
只见灯光下写的是”少林别院”四个大字。这少林天下闻名，怎会在这地狱
门中，冒出了一个少林别院来。
怔怔神，俞秀凡缓缓说道：“姑娘，这少林别院，是什么意思？”
白衣女子道：“这一座院落中，以少林寺的僧人为主，有很多不是少林
寺出身的人，但他们也都是和尚。”
俞秀凡啊了一声，道：“少林寺乃武林中人人敬慕的大门派，怎会到了
此地来？”
白衣女于道：“自然是有原因。你何不进去瞧瞧？”
俞秀凡道：“应该进去见识一下！”
白衣女子低声说道：“贵宾，他们的脾气都不大好，你最好不要招惹他
们。”
俞秀凡道：“多谢姑娘指点。”
白衣女了推开木门，立时有一个身着深灰憎袍、头有戒疤的和尚，拦
住了去路。他千中执着一把戒刀，脸色却是一片青灰，但双目中神光炯炯，
单看眼神，一望即知是一位内外兼修的高手。
白衣女子伸手从怀中摸出一方金牌，在手中扬了一扬，道：“我奉谕带
贵宾观光十方别院，不得无礼冒犯。”
那灰衣老僧望了那金牌一眼，一语未发，退到一侧。



白衣女子轻轻咳了一声，道：“燃起火炬。”
灰衣老僧转身行去，幌燃手上火招子，点起了一支巨大的火炬，火光
熊熊，照亮了整个的院落。
俞秀凡道：“院子倒是很大，只是太空旷了。”
白衣女子道：“这是他们练武的地方。”
俞秀凡道：“这里有很多人？”
白衣女子道：“一直保持着五六十人左右。”
俞秀凡未再多问，心中已然明白，这里的人有出有进，进的自然是新
来的，出的应该是死去的别称了。
只觉一阵阵浓重的烟香气，由大厅中传了出来。望望大厅，俞秀凡缓
缀说道：“姑娘，可不可以到那大厅中瞧瞧？”
白衣女子道：“既然带贵宾来了，我们就不会再保留什么，贵宾请吧！”
进得厅堂门，迎面扑过来一片如雾的烟气，这座大厅，简直是一座烟
馆。十张木榻，十盏烟灯，倘着十个和尚，十个秀丽的女子，在燃着烟泡，
十个侧卧在木榻上的和尚，都在吞云吐雾。冲入鼻中的烟气，香味浓烈，充
满着一股诱惑。厅中的灯火，十分明亮，俞秀凡暗暗吁一口气、仔细看去，
只见那十个燃烟的女子，个个身材窈窕，姿容秀丽，脸上是一片艳红。但那
抽烟的和尚，却是一个个面色青灰，不过每一个人的精神都很好，他们躺在
床上，对一个进来的陌生人，竟然视若无睹。
俞秀凡笑一笑，道：“在下不会替姑娘找麻烦。”
白衣女子举步而行，到了大厅右侧第五间门前，伸手一推，道：
“瞧瞧这一间，你想知道些什么，也许可以在这一间中找到答案。”
俞秀凡凝目望去，只见房中一片黑暗，隐隐间似是有个人盘膝而坐。
突然间，火光一闪，亮起一个火招子，点起木橱头上的灯火。
只见一个白冉垂胸的灰衣老憎，盘膝坐在木杨上，神情一片肃然。
自衣女子扬了扬子中的金牌，缓级说道：“我奉命带贵宾观光十方别
院，希望老禅师善于接待。”
俞秀凡抱拳一札，道：“晚进未学俞秀凡见过老前辈。”
灰衣老僧缓缓把手中的火招子熄去，双目转注在俞秀凡脸上。
道：“你找老衲，有何见教？”
俞秀凡道：“不敢，晚辈想请老前辈几件事情？”
灰衣老憎道：“好！你请说吧！”
俞秀凡回顾了白衣女子一眼，道：“姑娘，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单独谈
话的机会？”
白衣女于道：“怕我听到么？”
俞秀凡道：“有很多事，有姑娘在场，谈起来有些不便。”
白衣女子道：“好吧！但时间不能太久。”
俞秀凡道：“不会太久，咱们谈好了，就招呼姑娘一声。”
白衣女子未再多言，悄然退了出去。
俞秀凡掩了木门，回头又对灰衣老僧欠身一礼，道：“老禅师，可否见
示法号？”
灰衣老憎苦笑一下，道：“小施主，老袖居此甚久，法号早已忘记，不
说也罢！”
俞秀凡肃然说道：“老禅师既然活在世上，就可能有一天重见天日，法



号又为何不能告人？”
灰衣老僧苦笑一下，道：“小施主，你这一点年纪，能被视为贵宾，想
来必然是江湖上很有身份的人了。”
俞秀凡心中暗道：我如不自吹自擂一番，这老和尚不把我看在眼中，
自然不会说实话了。心念一转，口中说道：“区区能被他们视为贵宾，自然
是有着原因，在这段时日之中，区区和这一组合中的高手，有过不少次的接
触，但晚辈却侥幸一直未落下风。”
灰衣老僧双目中神光一闪，盯注在俞秀凡脸上瞧了一阵，道：
“阁下这名字老袖从未听过，但不知可否把令师的姓名见告。”
俞秀凡沉吟了一阵，道：“可是可以，不过，兹事体大，晚辈不能轻易
说出。不过老禅师的处境，似是无对晚辈保密的必要了。”
灰衣老僧道：“老衲不是保密，而是觉着惭愧。”
俞秀凡道：“惭愧于事何补？”
灰衣老僧震动了一下，道：“小施主的意思是⋯⋯”
俞秀凡接道：“老禅师也染上那福寿烟瘾了么？”
灰衣老僧道：“老钠十分惭愧，不过，三年静坐，老衲也把它戒除了。”
俞秀凡道：“老禅师能在烟雾燎绕中戒绝此痛，足见高明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那些人都无法戒除么？”
灰衣老僧摇摇头，道：“没有办法，以老衲这份定力，戒除此痛，还自
断了三个指头。”伸出左手，接道：“小施主请看过。”
俞秀凡道：“可怕呀！可怕。”长长吁一口气，把自己进入地狱门中的
经过，简略他说了一遍。自然中间删除了很多不便出口的地方。
灰衣老僧长长叹一口气，道：“小施主还能记得来路么？”
俞秀凡道：“在下乘船而来，已记不得如何离去了。”
灰衣老僧摇摇头，道：“这就为难了！”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在下既然来了，希望能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
灰衣老僧叹口气，道：“小施主，别太自信了，他们这组合中有多少高
手，老柏不太明白；单是这十方别院中的人，就足可和当今任何一个大门派
抵抗。小施主不论有多强的武功，你一人就无法走出这十方别院。”
俞秀凡道：“老禅师，如若天下高手都被这个组合控制，咱们又有什么
办法找到一批人和他对抗？”
灰衣老僧叹口气，沉吟不语。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老禅师，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老禅师虽被
囚于此，那只囚住老禅师的人，并没有征服老前辈的心，是么？”
灰衣老僧苦笑一下，道：“小施主，老袖能摆脱了烟毒的控制，才敢有
此想法；但身受烟毒控制的人，他们根本不敢心生叛离，每日所求的，只是
有一日福寿膏来熏熏。”⋯”俞秀凡叹息一声，道：“这些人，久受佛门寞陶，
难道就没有救世之心么？”
灰衣老僧叹口气道：“小施主，不能太责怪他们，小施主没有受过这福
寿膏的毒害，不知这福寿膏的厉害；老衲是过来人，深知这中间的痛苦。唉！
那造化城主的利害，就是用时间来磨去这些人的仁侠之心，所以，我们初到
此地之时，那造化城主并没有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只是供应福寿膏给我们吸食，但等我们一个个上了瘾之后，他们就露出了狰
狞的面目．性情特别刚烈的人，自己已然无法反抗，自绝而死；这些未死的


